
 
 

论京房八宫卦序的五行易学思想 

  

苏永利 

  

京房对易卦的排序被称为八宫卦序。由于六十四卦是由八个经卦两两相叠而成，许多易者都以八纯为标准对易卦进行这样或那样的

八组排列。学界也常因此将八宫卦序与其他八组卦序归为一类或视其同出一源，实际上这两者是大不相同的：京房通过八宫卦序，

创立了一种独特的五行解卦的易学体系。 

一 

当代学者最常与京氏八宫卦序相提并论的是帛易卦序，并尤以“乾坤生六子”立论。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一般共性之中，简

单地分列“六子”的长幼顺逆，就无法真正认识到不同的卦序在表面的异同背后所深含的完全不同的易学思想本质。 

京氏八宫卦序与帛易八组就是在两种绝然不同的易学思想的指导下所进行的排序。京氏八宫分组，先后顺序为：乾震坎艮坤巽离

兑；帛易八组虽同以八纯为首，但其顺序却是：乾艮坎震坤兑离巽。六子长幼顺逆相异，反映了排序者对易卦不同的认识。 

多年以来，人们只知道京氏八宫可用于占筮，但却不知道这种八宫排序正是源于京房的占筮体系。京房占筮，首推纳甲。所谓纳

甲，就是将十天干分别配属到八个经卦之中，并按照相应的规则全面套用于六十四卦，以定六神。甲乙配乾坤，丙丁配艮兑，戊己

配坎离，庚辛配震巽，壬癸又配乾坤。从十天干的先后顺序看，其中六子是从小到大，似乎与八宫分组的顺序不同。但是，京房对

其纳甲顺序的论述却正好相反：“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此

处八经，在阴阳两分之后，其顺序正好与八宫一致。 

京房八卦纳甲的顺序源于月体运行的八卦之象。月体悬天运行，一月之中，晦朔弦望，可成八卦之象。一月三十日分六节，与东西

南北中五方相连，阳息阴退，乾象出甲，坤象灭乙，震象出庚，巽象退辛，坎象流戊，离象就己，艮象消丙，兑象见丁。（参见魏

伯阳：《周易参同契·月体纳甲》、李鼎祚：《周易集解·虞翻易注》） 京氏八宫分组所遵循的是月体盈虚的自然规律。 

帛易八卦排序的根据是“天地定位”。帛书《易赞》曰：“故易六画而为章也，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搏，八卦

相错”。文中“火水相射”疑是“水火相射”的笔误。以八卦之象而论，“天地山泽水火雷风”在阴阳两分之后就是帛易八组首纯

的“乾艮坎震坤兑离巽”。 

京房用八宫排序，其理论基础是五行。也就是说，凡是被列入一宫之内的八重，都具有相同的阴阳五行属性。分宫不同，其重卦的

阴阳五行属性就不一样。由此可见，八宫卦序的关键在于每宫首纯的阴阳五行定性和宫内八重按照阴阳五行爻变原则所进行的卦

变。至于八宫的先后顺序，无论是从京氏的占筮体系还是从京氏五行解易的思想体系来看，似乎都找不到存在的必然。相反，《元

包经》卦序倒可以提供一个或然的例证。 

元包卦序每组内八重的卦变都与京氏八宫一样，但是，八组的先后顺序却是坤乾兑艮离坎巽震。京氏八宫与重阴抑阳包含了“首

坤”的《归藏》易学旨趣相比，它先父子后母女的排序则是继承了《周易》尚乾的易学取向。 

京氏八宫，每宫之内八重的卦变也都不离阴阳五行。每宫八重都是在一个八纯的统摄之下进行爻位的阴阳互变，自下而上，分本

宫、五世和二魂。 

《京氏易传》下卷曰：   八卦分阴阳、六位、五行，光明四通，变易三节，天地若不变易，   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变

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  易卦六爻之变自内而外。所谓“刚柔相易”、“周流六虚”、“五行迭终”正是推衍

世魂的变卦法则。至于游归之变，恰恰就在于固守一宫的阴阳五行属性，从而保持八宫卦序阴阳五行整体结构体系的完整。八宫卦

变，始于爻变，最终都不破八纯之象。上爻若变，宗庙无存。八纯一破，阴阳五行的性质也就随之发生改变了。正所谓“吉凶之

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 

帛易卦序的变卦原则就完全不一样了。帛易八组，每组八重的外卦都是一个相同的三画经卦，内卦则是八个经卦按照《易赞》中

“天地定位”的顺序轮流与固定不变的外卦相配。可见，帛易卦变的基础是三画的经卦；帛易卦序所反映的是以象解卦的易学思

想。 

易卦排序的不同必有其不同的机理。对于不同的卦序之中任何微小的变化都不宜简单地进行取舍，否则难免产生毫厘之谬。与帛易

卦序一样，邵雍的“伏羲卦序”也是以八个三画经卦为基础而进行分组排序的。每组之中所有的下卦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经卦，上卦

也都是由八经按照一定的顺序与下经相叠而配。但是，这八个上经的先后顺序却与帛易不同：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伏羲卦序与帛易

卦序两种易学思想的差异正是反映在上卦八经排序这一貌似细小的区别之上。 

    伏羲卦序是宋人图书卦序的典型代表。邵雍以数解易，“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正是伏羲先天之数的一至八的顺序数位。伏羲卦序

八组的“首纯”也都不在第一位，而恰恰都分别排在各组之内相应的八重数位之上。由于八卦数位的凸显，伏羲卦序在以象解卦的

同时，更主要的是揭示了易数的变化规律。 

不过，易卦的排序可以成万千形态，并不是每种卦序都能给人以易道的启迪。但是，像京氏八宫这样能够深刻地揭示易道本质规律

的卦序只是一部分，而其他一些排序有的只能算是简单的智力游戏。 



二 

八宫排序是京房五行解卦易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五行解卦，就是运用阴阳五行的原理来分析和揭示卦爻的结构和变化规

律。五行易学是五行与易卦两种思想体系的结合。五行解卦，首创于京房。 

在《京氏易传》中，京房首先将六十四卦分列八宫，以确定每一个六画重卦的阴阳五行属性；其次，借用天干地支，确定六十四卦

中每一爻的阴阳五行属性；最后，再将卦的五行与爻的五行相结合，确定六神和六亲。“八卦鬼为系爻，财为制爻，天地为义爻，

福德为宝爻，同气为专爻。” 

六亲的前提是卦与爻之间五行的生克制化。卦的阴阳决定着六爻纳支的阴阳顺逆。八宫分组与干支纳甲、六神六亲三者相辅相成，

共同组成了京房的五行解卦体系，三者之外无五行。在京氏易学中，所谓单独的五行论是不存在的。 

帛易传文中虽然出现过“水火金土木”等词语，但由于其文辞的孤立性，帛易还远未达到五行解卦的程度。如帛易《要》曰：   

“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阴阳。有地道焉，而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

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 

这番论述只是将“水火金土木”作为天地人三才之一的地道中的几个物质要素，是相对于天道的“日月星辰”和人道中的“父子君

臣夫妇”而言的。而易道原本兼及三才。可见此处的“水火金土木”显然不是作为“阴阳五行”这种基本认识体系中的五大组成要

素。 

“地有五行”曾经是古人的一个观念。将五行仅仅用于地道，这种现象在先秦文献中也是常见的。例如《左传》：    “物生有两，

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 

帛易传文中可能涉及五行内容的，除了前述《要》篇的引文外，还有四处：一处在《易赞》：“子曰：五行□□□□□□□□□□

用，不可学者也，唯其人而已矣。”两处在《二三子》：“圣人之立政也，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德与天道始，必顺五

行，其孙贵而宗不灭”。另一处就是《要》篇的“五正”：“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 

这几处“五”是否就是“阴阳五行”思想中的“五”，尚不可妄下决断。 

即使前述五处都是后来意义上的“五行”，但是，无论是从帛易的排序还是从帛易的传文整体来看，这些“五行”既不是用来解释

卦爻象的结构规律，也不是直接用来揭示易道本质。因此，帛易中不存在五行解卦思想。 

《周易》传文中也多次出现与“五行”相关的内容。但始终没有谈及五行思想的体系内容，甚至连“五行”两个连续的字样都没有

出现。五行思想的关键在于金木水火土五要素之间的生克制化。 

至于《系辞》上传中的“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这十个数字也许与五行之数中的“一

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之间有某种相通之处。但是，对于《周易》传文中的这段数论，我们现在所能肯定的只

是天地阴阳之数，还没有发现足够的史料证明它们是数配五行。就像《系辞》所云：“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

十。” 

     在京氏八宫易卦体系之中，不仅八宫、纳甲纳支和六神六亲三位一体，共述五行，而且其中有关积算、建候等解卦内容也都是

以五行为中心的。从《京氏易传》来看，京房在论及积算和建候等内容时，最后都落实到干支。如《睽》卦注：“参宿从位降己

酉”。干支实际上就是五行的代名词。在京房时代，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与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五要素之间已经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关

系。在有些卦论中，京房也将干支与五行放在一起连用。如《乾》卦注：“积算起己巳火，至戊辰土，周而复始”；《坤》卦注：

“星宿从位降癸酉金”。在另一些卦注中，两种情况又会同时出现。如《归妹》卦注：“建始甲子至己巳，积算起己巳至戊辰，周

而复始。水土入震兑，五星从位起岁星，轸宿从位降丁丑土，分气候三十八”。 

京房在八宫易卦体系中论及积算和建候，是为了在更加广博的层面上求证和运用自己的五行易学。在《京氏易传》中，不存在独立

的积算说或者建候说，三卷的内容基本上都不离五行解卦。 

三 

京房的著作已基本遗失，八宫排序到底是否京房所为，迄今仍无确证的史料。不过，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八宫卦

序产生于京房时代是合乎情理的，但它产生于先秦的可能性较小。 

八宫卦序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八宫列五行，也分阴阳。阳卦纳阳干，阴卦纳阴干。阳卦六爻纳阳支，顺行；阴卦六爻纳阴支，

逆行。卦爻的五行是结合在阴阳之中的五行。阴阳五行各各相合才能定六神六亲、明吉凶悔吝。也就是说，要用五行解卦，其前提

必须是阴阳与五行两者的结合。但在先秦时期，阴阳与五行基本上还是彼此独立的两种思想，各自都还处在一个产生和发展的阶

段。 

阴阳与五行观念产生的确切年代已无从稽考，不过至迟到西周时期，两者就应该都已经分别作为一种认识论的概念开始被运用了。 

《洪范》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

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国语·周语》记载：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皆

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箕子基本勾勒出了五行原理的大致轮廓。文中的五行，既有五行

之名，又有五行之性、之味，文后还有与之相对应的五事。可见，《洪范》中的五行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五种物质，而是构成世界的

五种原素。不过，箕子所论只是停留在五行的功用上，他的五行观念还比较原始。对于五行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五行与天地万物之

间的对应关系，箕子都还没有深入探讨。因此，《洪范》中的五行，主要是提出了五行的观念，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五行思想体系。 



在伯阳父那里，阴阳观念也是比较粗浅的。只是后来到了《周易》传文中，阴阳思想才变得相对系统：“一阴一阳之谓道”，“观

变于阴阳而立卦”。《周易》传文中最突出的思想就是阴阳，《周易》卦序也正是在阴阳思想的指导下所作的“非覆即变”的对偶

排列。 

《洪范》与《国语》、《周易》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论阴阳者不涉及五行，谈五行的没有联系阴阳。由此可见，战国以前，阴阳

与五行两种思想还没有完全结合在一起。正如梁启超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中所言：“春秋、战国以前，所谓五行，其语甚

罕见，其义极平淡，且此二者从未尝并为一谈。”  

最早可见将阴阳与五行合和而论的是战国末期以邹衍为代表的稷下学派。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及深观阴阳消

息而作迂怪之变”，“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这两段文字表明，邹子已经将“阴阳”与“五

行”合而立论了。在稷下学者集成之作的《管子》中，阴阳与五行的著作就是被大量混编在一起的。如《幼官》篇论五行，《四

时》篇谈阴阳，《五行》篇更是两者兼述。 

汉初的著作对古史往往推测臆断，时常借所谓古之圣子言己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内容就难脱虚拟之嫌。《史记·历

书》载：“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似乎早在黄帝时期就已经将阴阳与五行结合在一起。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史

记》中的这段话，我们也就只能视之为神话虚构了。 

先秦中第一部有确切著述年代和作者的著作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在阴阳五行哲学思想指导下融自然、社会和人生为一

体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它是对阴阳五行思想第一次大规模的运用和发展。在该著中，吕不韦及其门客将阴阳消长和五行生克完整

地结合起来，全面地解释物候、政令和人事等。作为该书主体结构的十二月令则完全以阴阳五行为骨架。“春之月……德为木”，

“其日甲乙……其数八，其味酸……天子居青阳左个……衣青衣……禁止伐木……无置城郭……”。“秋之月……德为金”，“其

日庚辛……其数九，其味辛……天子居总章左个……衣白衣……诛暴慢……戮有罪……”。 

“行冬令，则阳气不胜”。“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林钟之月，草木盛满，阴将始刑，无发大事，以将阳气”。

综上所述，阴阳与五行两种思想的融合可能始于邹衍，终成于吕不韦。 

 五行解卦是对阴阳五行思想更加深入的探索和运用。在阴阳与五行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地结合在一起时，五行解卦的可能性是不

存在的。 

 五行解卦思想产生于秦汉之际，是时代的必然。从《吕氏春秋》之后的历史来看，阴阳五行思想几乎成为秦汉之际占主导地位的

社会思潮。 

《淮南子》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吕氏春秋》十二月令中的阴阳五行思想，更加详尽地罗列了一套与之相应的宇宙万物、四时人事

的现象和制度，描绘出一幅天人感应的世界起始和变化图式。之后，由董仲舒最终创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天地之

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天人之间因阴阳五行而相通。 

《吕氏春秋》通过对阴阳五行思想广博地解释和运用，使得阴阳五行理论从以往略带局部性的学术流派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主

要的哲学思想。《淮南子》和《春秋繁露》又进一步将阴阳五行深入地结合到儒道两家思想之中，使得阴阳五行思想在完善自身的

同时，也彻底改造了世界。 

大约同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也是运用阴阳五行思想解释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在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指导

下，说明人体内外环境的统一性，以五运六气理论为主建立了一套有关人体生理机制的四时五运阴阳五行学说。由于人生健康医疗

的客观性和现实性，《黄帝内经》使得阴阳五行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之中。 

阴阳五行思想对于秦汉之际社会的影响是广泛而强烈的。秦始皇就是根据“五德相胜”的思想以水德治国，事水尚黑，历法以十月

为正，数以六为准，以阴杀为国策之本，严刑峻法。汉代秦之后，也是推衍五行，改正塑，易服色，制礼乐。汉武帝就是在董仲舒

“三统说”的基础上颁布《太初历》，色尚黄，数用五，以至影响中国社会近两千年。 

京房出生于武帝之后十年，生活在西汉初年的昭、元帝时期。由于社会普遍崇尚阴阳五行，学者们也就纷纷运用阴阳五行思想著书

立说。与此同时，也促进了阴阳五行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例如，《淮南子》除了对五质、五性以及五行相生相克进行详细的阐述

外，还全面地论述了五行寄生十二辰生旺墓绝、四时旺相休囚，甚至亥卯未三合木以及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五行阴阳会同等。至此，

完整的阴阳五行理论体系结构已经基本形成。 

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之下，京房将阴阳五行与易卦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独特的“五行易学”。五行易学的主体结构与集

中表现就是八宫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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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逻辑与价值——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新探》出版本书虽以哲学史为背景，但又把它放在现代哲学研究的基础上，使之展

现出哲学发展中不能绕过去的重要问题，如知识论、逻辑学、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到社会发展及自然科学等方面

的内容。这更能体现康德著作的现代新义。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10月），作者为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温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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